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厲鬼

作者：魔免速度

《冰戀書櫃》

「仇恨纏心，須待釋放，化身厲鬼，仇定心康。」雨涵看著男人旁邊的幡旗，不由得念出聲來。

「這位姑娘是否心中有著仇恨啊？」戴墨鏡的男子抬頭一看，一位身著職業裝的女子站在他的桌子前，女子梳著披肩發，身材完美，長相也不錯。

「你這道具像是道士，可打扮又像個保鏢。」雨涵指了指男人的一身西裝，咯咯的笑了起來。

「我這裡是幫人解決仇恨的，不是讓你尋開心的。」男人聽聞雨涵的話，瞬間起了怒意。

「你怎知我沒有恨的人，你真能幫我解決掉？」

「我這裡是金字招牌，可以說沒有失敗過，說出你的仇恨吧？」

「那可是個麻煩事，我們老闆是個女的，是個老巫婆，我們背地裡都這麼叫她，明明四五十歲的人了，變醜是正常的，可偏偏不讓我們化妝。」

「你沒化妝？這不也挺漂亮的嗎？」

「哼，就是因為這樣，老巫婆一天到晚的數落我，本來公司不景氣，虧本是難免的，可憑啥全賴在我頭上啊。」

「我能幫你解決掉，這太簡單了。」

「那真是太謝謝你了，多少錢，說吧。」

「不好意思，我不需要錢，不過我需要你的配合。」

「不要錢？這麼好？怎麼配合？你是要根筆還是要個碟子或者你有個罈子啥的？」

「姑娘你真有意思，你說的是鬼片裡的故事吧？既然這樣你聽沒聽說過穿紅衣用紅繩上吊的人死後能變成厲鬼？」

「這個方法好。」

「那就煩請姑娘跟我走一趟吧。」

一間地下室的房門被打開，房間陰暗潮濕，房子裡沒有窗戶，沒有傢俱，只有一把椅子和天花板上的一個掛鉤。

「你估計看不出來，這是一個法陣，通過法陣才能變成厲鬼去報仇。」

「沒懂什麼意思。」

「法陣需要陣眼，你就是陣眼啊。」

「不是你幫我嗎？」

「男人陽氣太重，這種簡單方法我變不成厲鬼。」

「但你有沒有想過，我吊上去就死了！」雨涵聽了男人的話瞬間慌了。

「不會的，人死只是靈魂脫離軀殼，既然我能讓她離開，我就能讓她回來。」

「但我殺人是要被判刑的。」

「鬼殺的人又不是你殺的，警察查不出任何線索。」

「你確定你能幫我而不是我被吊死？」

「如果警察發現你的屍體，我會被判刑，這種在他們眼中的封建迷信夠我死一千回，我沒那麼傻。」

「那好吧，我一定要殺了那個老巫婆。」

「跟我來，先帶你去換身打扮，你這套職業裝可不行，到時候真吊死了可就麻煩了。」

不到半小時的時間，雨涵從新回到了這個房間。

此時的雨涵還是披肩發，不過臉上明顯化了妝，原來有些微黃的臉變得白嫩水靈，順便塗上了鮮艷的紅色口紅，身上也脫下了職業裝換上了大紅色的連衣裙，裙擺一直蓋過自己的膝蓋。

「不好意思來晚了。」

「不晚，現在天黑了，正是好時機啊。」

「是在找不到啥紅色的鞋了，這雙棉拖鞋可以不？」

「拖鞋不太好，還有你為啥穿著肉色的絲襪而不是紅色的？」

「紅色絲襪怎麼可能會有？既然不要拖鞋，我扔了就是了。」說完，雨涵甩掉了兩隻腳的棉拖鞋，穿著絲襪踩上掛鉤下的那把椅子。

「把絲襪脫了，那個不是紅色的東西，你不是塗著紅色的指甲和趾甲油嗎？」

雨涵聽完，麻利的脫下了絲襪，絲襪的腳底還有些髒，順手便扔到了一邊，光腳踩在椅子上。

「給你這個，一條紅繩。」

「謝了。」

雨涵將紅繩從頭頂拋過，正好落在了掛鉤上，雨涵不會打絞刑結，便將繩子兩端繫在一起，紅繩便成為了一個圓環。

地下室的房頂很高，雨涵踮起腳尖才勉強讓紅繩貼緊脖子，卡在自己的兩隻耳朵後面。

「緊張就喊出來吧。」男人猜透了雨涵心中的想法，轉身離去，沒走幾步他的嘴角就漏出冷笑。

「老巫婆，你等著。」雨涵聽了男人的話，喊了出來，隨後左腳向前一邁，右腳順勢一踢，雨涵的兩隻腳就離開了支撐物，懸在空中。

男人給雨涵的紅繩很細，雨涵的臉頰沒過多久就變紅了，而且雨涵自己也覺得臉上發熱，胸口更是發悶。

雨涵的兩隻腳本就不老實，此時周圍空蕩的環境雨涵自然也不會控制，開始前後一點一點的擺動，算是緩解窒息的不適。

「那人怎麼走了？是不是騙我？」看著男人離去的背影，雨涵的眼前也逐漸變得發昏，她想問問男人原因，畢竟對於雨涵來講，這是她第一次上吊，她並不想變成最後一次。

男人離開了房間，雨涵便想發出聲音，讓男人知道，但是她忘了纖細的紅繩已經卡住了她的喉嚨，雨涵只能不斷的發出「呃呃」的怪聲。

雨涵的手原本在揉捏自己連衣裙的裙擺，此刻因為眼看著男人的離去，雨涵抬起自己的右手，指著男人離去的方向。

修長的手指配上塗抹著鮮紅指甲油的長指甲，雨涵頓時顯得有些可憐。

男人的離去讓雨涵感覺到自己的受騙，掙扎一瞬間激烈了許多，抬起的手沒有下落反而移到了自己的脖子上，另外一隻手也連忙過去幫忙，兩隻手相互配合著，抓撓著勒住脖子的紅繩。

雨涵銳利的紅色指甲不斷地摳著脖子下方的紅色的繩結，因為只有解開繩結，才是逃離死亡的唯一方法。

雨涵的胸口悶到近乎快要炸裂，雙腿開始在空中瘋狂地前後飛踢，雨涵妄想著通過震動繩子斷裂，讓自己從紅繩上下來，劇烈的震動，還帶著褶皺的裙擺開始了翻舞。

雨涵的頭開始向後仰，卻被耳後的紅繩阻擋住，微微上揚的臉龐開始愈來愈紅，眼眶中的黑珠也開始慢慢消失，從上方一點一點的離去。

雨涵的嘴巴開始長大，可能是想呼吸空氣，也可能是被舌頭強行頂開，舌尖從艷紅的嘴唇中吐出，上面還掛著一絲唾液。

雨涵畢竟是個女孩，身體自然瘦弱一些，此時的她已經到達體力的極限。

瘋狂抓撓脖子的雙手已經將自己白嫩的脖頸抓出一道道的血痕，只是這樣繩結依然沒有任何鬆動，反而越抓越緊，就連雨涵的指甲都扣斷了，仍然沒有任何變化。

四處飛踹的雙腿由於雨涵的體力所剩不多，幅度已經開始減小了，大腿從擺動也慢慢停了下來，小腿在象徵性的蹬踢幾下後也近乎於停止。

懸停在空中的只剩下雨涵的兩隻塗著紅色趾甲的雙腳在相互揉搓，沒過幾秒鐘便繃直的指向地面，開始伴隨全身不斷地抽搐。

在劇烈的抖動下，原本就沒有力氣，僅僅只是依靠著的雙手立刻垂落在身體兩側，半蜷著手指。

雨涵的頭開始向上仰著，如果不是耳後的紅繩卡主，她的身體早就從繩套上墜落了。

雨涵的脖子被深深陷入的紅繩勒出血印，周圍也被自己的手撓得紅腫，紅繩的上方更是通紅的臉。

雨涵的舌頭也吐出來一部分，上面的唾液沒有了，本來就很少，也許是已經干了。

仔細盯著雨涵發白的眼睛看，眼角上還掛著水珠，水珠慢慢變大，從臉龐上滑落，只有一滴，但這一滴像是委屈，像是後悔……

又過了半個小時，天色已近黃昏，男人又回到了這個陰暗的地下室，在他身邊的還有一個男人。

「這個長得這漂亮，真是可惜了啊。」

「咱是賺錢，不是談戀愛，趕緊的吧。」

「這妮子沒失禁，可惜了。」

「你今天咋廢話那麼多，趕緊把器官取出來，把屍體分解以後扔了，可別想佔便宜，萬一警察查出來，咱倆都得死。」

「怕什麼，這前前後後五六個女的上當了，哪個不是自願上吊的？就算抓，我們也說是找自殺死亡的屍體去賣器官。行了，搞定了，這兩個是腎，這個是肺，這個是肝。」

「你把她腳和手砍下來幹嘛？」

「有個僱主說戀足還是啥的，剛好一起運過去，你看還塗著指甲和趾甲油呢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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